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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发达地区相比，目前中国欠发达地区在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方面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为推动其构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经济转型与跨越式发展，以泛珠江三角洲地区为对象，对该区域内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以小见大”，探讨中国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路径。界定广西、海南、四川、贵州和云南为欠发达地区，基于对泛珠江三角洲各省份有关科技创新指标的调研与统计，并结合对国内外欠发达地区相关经验的总结分析，研究提出中国欠发达地区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当前泛珠江三角洲欠发达地区面临要素投入规模无法满足科技创新需求、科技创新要素配置不均衡、科技创新积极性不够高、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欠佳等四大困境；借鉴国内如宁夏的区域协同创新、云南玉溪的政府服务型科技创新，以及国外如马来西亚的包容型科技创新、智利的开放式科技创新、南非的集权化科技创新等创新范式，针对中国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的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提出聚焦离岸创新、深度融合产业链与创新链、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强化创新主体梯队建设等综合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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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lection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China: Summary and Enlighten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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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areas,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China have revealed some problems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 innov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S&T innovation and realiz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s the object, analyzes its problems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 innovation, and “imaging the big from the small”, to explore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 innovation i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China. Defining Guangxi, Hainan, Sichuan, Guizhou and Yunnan as underdeveloped areas, based on the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on the relevant S&T innovation indicators of the provinces in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and combining with the summariz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experiences of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are currently facing four major dilemmas: the scale of factor inputs cannot meet the demand for S&T innovation, the allocation of S&T innovation factors is not balanced, the enthusiasm for S&T innovation is not high enough, and the mechanism for transform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s not good enough. On this basis, drawing on innovation paradigms in China, such as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Ningxia and government service-oriented S&T innovation in Yuxi, Yunnan, as well as in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inclusive S&T innovation in Malaysia, open S&T innovation in Chile and centralized S&T innovation in South Africa, some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paths are proposed, such as focusing on offshore innovation, deeply integrat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with the innovation chain, upgrading the capacity of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reinforcing the echelon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main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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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22]0  引言
当前中国迈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显著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提出新发展理念，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科技创新因其在区域整体协同、全局动态监控、资源高效流动等经济领域呈现出的优势，成为破除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1]。“十三五”以来，在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中国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整体呈上升趋势，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得到不断增强。但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一步深化，区域创新能力发展失衡已成事实，领先地区优势叠加拉大了地区间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且呈现出收敛趋势[2]。据统计，2020年中国中、西、东北地区的R&D经费支出在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占比为35%，R&D人员投入总量的全国占比为36%，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5个发达地区有效发明数量的全国占比为60%[3]【在此补著录引用页码】。中国欠发达地区在创新实力、创新潜力和创新效率等方面上的横向比较劣势不断显现[2]，协调发展正面临挑战，是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推动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实现协调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十四五”期间，中国欠发达地区创新意识逐步提升，创新动能不断升级，创新合作日趋开放，创新环境持续优化，如云南省培育出国内首个高维A玉米品种“滇禾615”、贵州省无井式煤炭地下气化关键技术工艺实现关键突破、青海省智慧绿色交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欠发达地区创造了丰富的科技创新成果与经验。
在后疫情时代，中国欠发达地区的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暴露出了部分实际困难。所谓欠发达地区是一个相对概念，指的是在生产能力、科技创新、资本、人力以及地理位置等方面与发达地区还有着一定差距的区域。虽然欠发达地区是国内研究热点，但有关其概念的界定尚未有官方标准，当前国内学界主要有依据区域特征、经济指标以及地理位置等3种界定流派，如鸟成云[5]的研究从经济、科技、人文等区域特征着手，界定了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12个欠发达地区；王荣[6]聚焦于经济指标，提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界定可以依据联合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标准；郑志彬[7]则认为应从地理上划分，国内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是欠发达地区。
选取泛珠江三角洲9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研究准确性与可行性的考量，根据《中国发展指数（2022）年度报告》呈现的中国发展指数（RCDI）[8]，参考杨燕等[9]构建的“新发展阶段我国欠发达地区的指标体系”等经济指标，界定广东、福建、湖南、江西为发达地区（以下简称“发达地区”），广西、海南、四川、贵州和云南为欠发达地区（以下简称“欠发达地区”）。通过对近两年的有关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范围内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现存问题、原因以及对策展开探讨，并“以小见大”，得出中国整体范围内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bookmark: pindex26]1  泛珠江三角洲欠发达地区高质量科技创新面临的困境
通过对泛珠江三角洲欠发达地区的统计年鉴及其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将其高质量科技创新中存在的不足归纳为5个主要方面。
[bookmark: pindex28]1.1  要素投入规模无法满足科技创新需求
（1）资金支持不够。以2022年为例，从研发资金投入总量来看，欠发达地区R&D经费保持稳步增长，但仅占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科技创新资金总投入的23%，与发达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从研发资金投入强度来看，欠发达地区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偏小，如海南、广西、贵州等地的R&D经费强度均不足1%，未及发达地区2.28%的平均水平[10]。
[bookmark: OLE_LINK4]（2）科研人才供给不足。在稳中求进的趋势下，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领域的人才供给数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下滑现象，人才“引进难、留住难、使用难”的问题虽有改善，却依然存在。例如2021年，云南从事R&D工作的人员数量同比减少了2.28%，贵州和四川则R&D人员数量增幅缓慢，同比增幅分别为1.74%与6.13%，广东、福建等发达地区的平均增幅为12.27%，并且欠发达地区在整个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内R&D人员规模占比为14%[11]3。
[bookmark: pindex31]1.2  区域内科技创新要素配置存在不均衡现象
（1）依赖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参与水平较低。欠发达地区自身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政府力量在科技创新资金投入中的比重要高于发达地区，例如2021年，海南和四川的政府资金均占到地方科技创新总资金的40%以上，而福建与广东均为10%左右[11]12；来自企业的资金投入虽保持增长，但在科技创新总资金中的占比依旧较低，例如2021年，海南科技创新中来自企业的资金支持占比为39.57%，四川为53.65%，而发达地区均达到85%以上[11]12。但近几年受新冠疫情等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欠发达地区对科技创新的政府资金支持增长乏力，这就使得部分欠发达地区的科技创新资金投入水平出现下降趋势，而发达地区则保持稳定增长，例如2021年贵州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同比减少21.95%[12]，云南减少4.76%[13]。
（2）外部引资效果欠佳。欠发达地区与境外合作的科技创新项目及经费规模与发达地区相比较低，且近几年大多呈现下降趋势，例如2021年广西科技创新的国外资金投入同比减少93.97%，四川的减幅也达到了84.08%[11]12。
（3）创新资源过度集中于省会城市。新资源过度集中从短期来看有利于经济增长极的快速形成，长期来看则不利于区域间协同发展。省会（首府）城市对创新资源的虹吸作用不利于区域内高质量发展，拉大欠发达地区内部差异，容易引发内部失衡。例如2021年，海口市R&D经费占海南省总经费达61.27%[14]；除广西外，欠发达地区大多存在较为明显的创新资源过度集聚现象，且有扩大趋势，其省会（首府）城市的R&D经费占比远高于发达地区省会城市占比。
（4）高校人才供给与科技创新需求匹配度存在不足。欠发达地区高校就业与企业招聘需要进一步磨合，存在岗位供需方面的不平衡，出现有的岗位上千人竞争、有的岗位无人问津的现象，例如2023年，四川第一季度对生产制造及专业技术人员的供求倍率分别达到了1.88与1.87，现有人才供给无法高质量地满足市场需求[15]。
[bookmark: pindex36]1.3  科技创新积极性有待提升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1）企业创新意识欠佳。近年来，欠发达地区开展与实现创新的企业数量虽然局部上对发达地区呈现赶超态势，但整体上依旧存在较大差距，例如2021年，泛珠江三角洲内发达地区开展与实现创新企业的总量是欠发达地区的3.53倍[11]125。同时，在欠发达地区不断推出科技创新政策的情况下，开展与实现创新企业的比例却均出现增长乏力甚至倒退的状况,例如2021年，云南的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为1.04%，未及全国平均水平（2.44%），近90%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暂无专门研发机构，近70%暂未开展研发活动[11]26。因此，欠发达地区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积极性成为制约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
（2）科技创新教育普及工作需要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欠发达地区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普及活动，在科普人员数量、科技馆面积与数量、科普经费筹措额、科普图书的种类及数量等方面均已实现了追赶，然而，虽然硬件设施装备齐全，但参与科普活动的人次与发达地区仍然存在差距，例如2021年，海南平均每场科普活动参与者有300多人次、云南有555人次，较之以前有不小提升，但发达地区平均每场有9千人次，与之依然存在差距[3]【在此补著录引用页码】,[11]225。
[bookmark: pindex39]1.4  科技创新成果从产生到市场化落地的转化机制欠佳
（1）创新链上各主体实力不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创新驱动，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了经济发展质量。但是从总体上看，欠发达地区还处在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之中，经济发展质量还存在提升空间。其中最大的短板在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突出表现为企业和产业创新能力不强，缺乏重大原始性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2022年欠发达地区的区域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5.42%），大多位于第二梯队末端及第三梯队，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10]。
（2）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和承接技术转移的能力未充分发挥。近年来，欠发达地区对科技活动的投入与产出比实现了良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化效益也实现了对发达地区的追赶，但部分省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与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增幅与发达地区也有一定差距，例如广西2022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1年减少了75.84%[16-17]。欠发达地区的科技活动投入与产出对经济贡献依然低于全国平均值，科技创新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没有完全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优势。
（3）产学研合作仍需强化。欠发达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的科学研究以基础研究为主，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不够紧密；同时，企业科技创新以应用研究为主，对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了解不多，三者之间的协同联动不够。
[bookmark: _Hlk145597762][bookmark: pindex43]2  国内外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经验
参考陈银娥等[18]对中国省域科技创新的评价，并结合数字化转型对当前社会的影响，主要从科技创新基础水平（人力资源）、科技创新投入水平（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服务水平（政策激励与政府管理）及基础设施建设4个方面对国内外欠发达地区的科技创新模式和经验进行总结归纳。
[bookmark: pindex45]2.1  基于“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的宁夏区域协同创新模式
宁夏目前已与国内北京、上海等多个东部省份、13所高等院校、700多个创新主体建立合作关系[19]，将发达地区科技优势与欠发达地区资源优势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以政府引导为核心吸引多方积极参与，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注重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机制建设，进而形成了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多方互动的协同创新模式[19]。
[bookmark: _Hlk145597721]（1）资源供给方面。宁夏本身属于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长期存在发展不足、质量不高的双重难题。依托“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及自身的资源禀赋，宁夏可以面向全国汇聚科技创新资源，借助外部资源解决自身问题[20]。
（2）人力资源方面。宁夏与中国东部地区建立了稳定的合作机制，共同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共建创新平台，联合培养创新人才，同时积极营造良好的研发环境，吸引东部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和技术转移机构来宁创办科技服务机构或设立分院分所[19]。
（3）政策激励方面。一是对于企业，2022年8月2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出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项目“赛马制”实施办法（试行）》，对自治区内企业科技创新活动进行竞争性的项目认定，然后实施“先引导、后支持”的机制对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及一般项目分别给予30%、25%及20%的成本补助以及实际支出费用80%、每年最高50万元的科技研发担保补助，待验收合格后，以研发总投入30%比例给予最高1 000万元奖励[21]。二是对于人才，以创新型企业为基础，选择性培养杰出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并在培养期内分别给予600万元、100万元和35万元专项经费支持[21]。同时，设置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并分别给予10万元～100万元的奖励；对于作出重大科学技术贡献的，还由自治区主席亲自颁发奖章、证书、奖金，并将其事迹写入宁夏地方志[22]。
（4）政府管理方面。一是柔性奖励管理，建立提名制度，拓宽申报渠道，降低行政色彩；延长评奖周期，由一年一评改为两年一评，为科研单位安心凝神、减轻负担；强化监督机制，对提名、评审、奖励进行全流程监督，开放社会各界的反馈渠道，建立失信行为数据库[23]。二是专业下沉机制，积极探索“三长”模式，即以高校校长、医院院长及农技站站长为核心，由政府结合专业领域建立相应协会，促进科技资源下沉以及科技成果惠民型转化[24]。三是便捷资金融通，联合周边省份建立科技创新券的汇兑体系，便捷的融通机制促进了大型科研仪器等资源的共享，严格的资质认定强化了创新主体间的黏合程度，其普惠的特征激励了企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25]。
（5）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22年1月6日，宁夏出台《信息化建设“十四五”规划》，聚焦农业、信息技术等优势产业的转型与升级，着力构建综合立体的网络型基础设施体系，主要包括以智慧农场、智慧水利等为代表的新型产业体系，以高速物流、金融交易等为代表的资源流通体系，以智能防灾、全覆盖交通为代表的安全保障体系，以绿色发展监控、生态动态保护为代表的环境卫生体系，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26]。
[bookmark: pindex52]2.2  差异化战略下的云南玉溪政府服务型科技创新模式
云南玉溪地处西南边疆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与科技创新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均有较大的差距，但玉溪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在省政府支持下，采用多元化科技创新战略，通过外部引进与内部研发并举的措施，提升玉溪市整体创新能力与竞争力[27]。同时，玉溪政府积极构建强有力的公共服务平台助力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落地，实现了科技创新全面发展。2021年，玉溪市成为云南省第二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共建成国家级众创空间2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个、国家级星创天地2个[27]，走出了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的特色道路。云南玉溪在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上的经验主要如下：
（1）资源供给方面。玉溪市资源供给措施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将有限的资金聚焦于本地特色产业，在整合省市两级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的基础上，对玉溪市内烟草、矿冶、特色农业、生物医药、新型工业等七大优势产业进行重点扶持，按照企业实际纳税额为基准按比例进行同等额度扶持，并在2022年设立了3亿元玉溪市重点产业投资基金[28]。二是拓宽资金来源，市政府将拉动省外资金作为政绩指标，围绕产业链部署科技创新合作平台，由政府出面招商引资，以科技创新合伙人制度与外部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出资、共享成果，从而解决资源问题[29]。
（2）人力资源方面。玉溪市保持高度开放的科技人才合作与交流。一是推出“包干制”人才引进措施，不仅对科技创新中潜在的风险形成了政府兜底，在包干中产生的成本结余可以用于人才奖励，产生激励作用[30]。二是依靠自身地理特色与研究课题积极与省外单位建立合作，从而促进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例如针对“抚仙湖保护与开发”研究问题与中国科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依据“大红山矿产开发”的天然案例研究成立矿业公司，并向社会募集人才开展研究，促进了矿业人才的培养。三是围绕本市特色优势学科与重点产业，从中青年创新人员中选拔并组建科技创新与学术研究均达到省内领先水平的人才团队进行动态培养与管理，从而打造人才“蓄水池”[27]。
（3）政策激励方面。玉溪市政府设立了10亿元专项基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凡是从事基础研究、自主创新、重大关键技术攻关等有利于市内科技创新的单位均可获得相应的奖金支持及税收减免[27]。
（4）政府管理方面。玉溪市政府扮演着“服务员”的角色。一是对全市企业进行深度走访，明确企业具体需求，由专人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并依据企业科技创新纵向数据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分析问责[27]。二是实时统计市内企业科技创新成果，建立科技成果供需数据库，发挥政府的联动作用，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全方位“媒婆”服务，为技术落地的“死亡一公里”护航[27]。
[bookmark: _Hlk160785302]（5）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23年2月3日，玉溪市出台《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4年）》，将数字基础建设作为重要目标，围绕核心产业部署“互联网+现代农业”等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全市400余家企业、8 000余台重要工业设备接入网络[31]，实现了科技创新的数字赋能，极大提升了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bookmark: pindex59]2.3  依赖政府支持与调控的马来西亚包容型科技创新模式
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于20世纪80年代确定了国家科技发展政策规划，经历了贸易立国、科技兴国、人才强国和新时期高新领域引领发展等4个阶段，并相继推出“多媒体超级走廊”“第九大马”等非常具有地区特色的高质量科技创新计划，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36位，排名在东南亚仅次于新加坡[32]。马来西亚科技创新模式的本质特征是本土培育和包容管理，核心是涵盖学术界、企业界和政界各种成员的创新扩散协会（AIM）。马来西亚通过AIM对全国的科技创新活动进行协同调动，从而保证资源充分利用、政策贴近需求、应用真正落实。
（1）资源供给方面。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统计，2021年马来西亚的科技创新资金50.6%依赖国际投资，49.4%来源于国内投资与政府支持[33]，因而成立了投资促进机构（IPA），建立公共投资基金，以包容的政策鼓励、吸引国内外的社会资金，例如税收奖励、极简审批、行业先锋标签等特殊优待，并由政府统一调配，注入到相应领域。
（2）人力资源方面。马来西亚侧重于本国人力资源培养。根据马来西亚政府2021年8月28日制定的《国家科技创新政策（NSTIP）2021－2030行动计划》，政府每年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超过1.5亿林吉特用于科技创新领域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发展[34]。在扩大本国公民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与质量的同时推出“MyBrain15计划”，针对本国科技创新问题与痛点，从全国高校中精准选取10万名博士及硕士学生，与其签订协议，政府为其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与资金支持，学生须在毕业后从事政府规定的领域研究，缓解了其国内特定行业的人才需求[35]。
（3）政策激励方面。马来西亚政府构建的创新资源体系涵盖了从基础研究、孵化到商业化整个领域，通过科技创新认定的企业可以获得长达5年的免税优惠，其中从事公共研究的单位依据资质评定结果，可从商业增长基金中每年获得50万林吉特～500万林吉特不等的奖励金，从事私人研究的单位也能获得相应的税收减免[35]。
（4）政府管理方面。一是AIM奉行柔性管理策略，构建了马来西亚全球创新与创意中心（Magic）等下属战略机构，并签署了土著协议（TERAJU），为本土企业家社群在科技创新的创造、开发到商业化这一过程上提供支持[36]。二是政府在2008年10月20日成立创新基金会（YIM），凭借全国性举措将来自各行各业的马来西亚人聚集在一起，分享和吸收创新知识和战略智慧，促进了利益双方的合作、互信与交流[36]，如2021年的Beyond Virtual交流会将政府官员、高校教授、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汇聚到一起，对科技创新项目与未来进行讨论。三是专注于下沉式基层创新，政府认同“人人均可创新”，这使得科技创新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中小企业扩散，支持采用通常在非常规环境中技术开发使用的新颖想法或方式来处理主流解决方案中经常被忽视的问题[37]。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办法，通过负担得起的成本，为全体公民提供了参与科技创新的途径，实现了人力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bookmark: pindex65]2.4  双机构引领下的智利开放式科技创新模式
智利是拉丁美洲最具有科技创新性的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每年有近一半的科技创新活动发生在智利。2020年1月1日，在科技创新部的领导下，智利进行了科技创新制度改革，在赋予传统科技创新政府机构——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Conicyt）以参与式公共开放属性的基础上，加入了支持科学性创新创业的国家研究与发展局（Anid）以及非科学创新创业的生产促进公司（Corfo），以双机构的模式推进科技创新工作的开展[38]。双机构的促进与推广模式使得智利境内或境外的任何地区、组织、企业单位均可通过这一体系交换意见建议，提高了智利科技创新的开放性与透明性。
[bookmark: OLE_LINK1]（1）资源供给方面。智利的国外资金准入标准极为宽松。一是外汇层面，智利政府目前已经完全解除了过去对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动限制，实行完全开放的外汇政策，任何国家投资者均可在智利进行完全自由的外汇兑换与资金转移[39]。二是法律层面，智利政府对国外投资者有着较为完善的非歧视待遇法案，对于外资的准入与合作都有明确的规定与保障，只要在智利设立企业，便可享受与本国企业同样的税收政策[40]。
（2）人力资源方面。2017年6月1日，智利移民局出台了第11号法案，推出一种名为Visa Tech的新型技术签证，允许国外企业家、技术人才和投资者在短短15天内获得签证为期1年的特别签证，在90天内获得永久居留权。同时，智利政府重视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水平的提升，为所有在校生提供模拟创新创业的真实环境，并且通过政策调控使超过95%的技术型学生可在一年内找到工作[40]。
（3）政策激励方面。一是2012年1月智利政府推出“Start-Up Chile”创业计划，依据企业技术及创新能力进行选拔分层，提供超过40 000美元的无股权赠款以及46%的研发税收减免，并由政府牵头组织指导研讨会与投资双选会，培植公共投资的创业文化氛围，目前已资助2 200多家智利公司与5 500多位国际创业者，这使得智利成为拉丁美洲最具潜力的创新创业中心[41]。二是政府主导的“加速器计划”使得智利企业可与近8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2022年智利国内的加速器已有超50%来自全球各地的创新型企业选择留在智利[41]。
（4）政府管理方面。一是智利政府简化流程，新企业注册仅需一天[39]。二是2018年2月1日智利政府发布第727号法案，强制企业在开展业务与税收时使用电子发票，简便的管理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本土企业与他国科技合作的复杂性。三是202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智利监管政策和治理指标》报告提到，智利政府围绕政府工作规定简化和协调相关法规，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可预测性、合规性和监督性[43]。
（5）基础建设方面。智利政府提出“智利数字2022计划”，计划通过数字权利、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和公共部门数字化来减少数字不平等并指导本国的数字化转型，预计到2025年实现全国95%的数字化以助力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42]。
[bookmark: pindex72]2.5  具有地区特色的南非集权化科技创新模式
作为非洲科技体系与立法最完善的国家以及金砖五国之一，南非政府成立了世界经济论坛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C4IR）的附属中心，凭借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成为整合非洲科技创新对话与合作的协调中心，将科技与非洲本土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等融合在一起，再依据非洲各地需求协调分配，实现了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44]。
（1）资源供给方面。南非的科技创新资金主要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等地区的投资。其主要措施是在特别强调双方需求及利益的情况下与发达国家建立合伙人关系，开展大科学创新项目的合作，与国际合作伙伴分担费用、共享成果[45]。例如，2022年南非与澳大利亚、中国及英国等国家集资5亿欧元设计并建造了全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SKA项目的核心阵列[46]。
（2）人力资源方面。南非政府推出“Godisa创新与孵化器计划”，针对南非生物科技、生命科学、医疗设备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与发达地区开展合作，为本地中小微企业提供学习相关的技能培训以及高校学生的机会[45]。例如，2022年中南孵化器项目提出以线上交流与合作的形式进行科研人员的培训与教育。
（3）政策激励方面。2020年1月28日，南非政府出台第11号法案，规定科技创新企业在确定应交税收时可扣除研发支出的150%；同时，对满足科技创新、青年人创业等要求的新创企业提供10万兰特的资金支持，每年最多4人的创新津贴，以及TIA孵化器内2年的孵化服务。
（4）政府管理方面。依托高等教育机构成立技术站和先进工具研究所，南非对在本土知识体系下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型科技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进行评估、整合与帮助，促进工业与学界的互动[41]。同时，南非政府规定接受公共资助的科研机构必须向社会公众开放其知识产权，依据公众对科技的反应，记录其研究对社会的影响，由政府根据地区或文化特征寻找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机会，从而实现弘扬非洲知识、文化以及科技体系以增进对本土知识的了解和自豪的目的[47]。
（5）南非政府还成立了科学、社会、政策对话平台，依托强大的政府机构对科技创新实施监督，以帮助实现研发优先事项的民主化[48]。
[bookmark: pindex79]3  加快中国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bookmark: _Hlk112664925][bookmark: _Hlk145772625][bookmark: pindex80]3.1  建立与发达地区开展离岸创新的模式，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借鉴宁夏的“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以及南非成本与成果共享的“科技项目合伙人模式”，中国欠发达地区应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例如宁夏丰富的自然资），形成价值洼地，与发达地区积极开展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对接，构建起“境外创新-离岸孵化-本土转化-成果共享”的钟摆型离岸创新模式。欠发达地区通过离岸创新，可以促进技术资源转移、改善创新环境，构建与发达地区串联的创新合作网络，解决在科技创新中资源不足、成本过高、风险太大等一系列问题，推动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Hlk145772631]（1）优化离岸研发交流机制。一是面向全球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或人才推出集短期签证、长期居留和国民待遇于一体的“科创卡”，参照智利的Visa Tech建立柔性的人才引进机制。二是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数字赋能技术，畅通在岸端与离岸端的信息共享与交流。三是充分发挥高校在科技创新领域内的资源优势，以学术研讨会、学术论坛等形式持续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离岸创新项目的宣传与推广，扩大合作交流网络。四是充分利用欠发达地区的政策优势，例如自贸区外汇便利试点、数据跨境安全流动试点等，以全程监督、双向反馈、技术主导的产权交接和要素交易机制，形成属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优势，营造开放、自由、宽松的交流环境，构建离岸创新基础。
[bookmark: _Hlk145772658]（2）运用科创飞地搭建离岸创新基地。一是依照科技部在2022年3月3日印发的《“十四五”东西部科技合作实施方案》，在开放交流环境的基础上，欠发达地区应精准对接发达地区科技创新密集区域，设立科创飞地，以独特的样本优势或创新环境，例如海南自由贸易港、甘肃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玉溪大红山等积极推进与国内外科技创新企业或团队的合作，共同进行具有欠发达地区特色的技术研发与创新。二是成立离岸创新专项基金，并在初期动员企业、高校等主体进入，对科创飞地创新合作项目的研发、运营和市场推广提供政策支持，降低合作成本。
[bookmark: _Hlk145772685]（3）构建离岸孵化育成通道。依托本地孵化器与科创飞地，构建“离岸孵化+本土育成”的创新成果转化机制（见图1）。在共同研发的科技项目为基础上，形成科技成果在发达地区创新研发、在欠发达地区产业孵化，推进离岸科技创新成果本土化进程，形成成本共担、成果共享的离岸创新互补优势，解决资源和风险问题的限制，提高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的质量。
[bookmark: PePindex85][image: ]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pindex86]图1  欠发达地区离岸创新机制

[bookmark: _Hlk145772533][bookmark: pindex88]3.2  强化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发挥政府统筹力量
借鉴宁夏围绕能源、矿石等优势产业链部署科技创新平台以及马来西亚的MyBrain15计划等经验，中国欠发达地区应推进本地优势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打破创新成果难以产业化、产业基础无法承担成果转化等问题的困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创新投入效益，将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促进创新成果共享与交易，使欠发达地区的科技产出能真正转化为实际价值。
[bookmark: _Hlk145772540][bookmark: _Hlk145692933]（1）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资源相对集中的特征有利于欠发达地区准确把握自身优势产业与企业，例如宁夏的宝丰集团、南非的MTN等，可借鉴宁夏围绕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塞上研发体系的经验，中国欠发达地区可建立“链主+链长”的双链推动机制，使创新链直面产业链的实际需求。一是通过精准走访找准优势产业中创新能力、组织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较强的龙头企业作为“链主”企业加以扶持和关照，带动上下游“链属”企业；二是地方政府作为“链长”，抓住“链主”，将分散的企业串成完整的产业链，在问询、调研的基础上，把握当前产业链中的痛点、堵点和断点；三是在产业现代化转型的跨越式发展战略下，通过精准施政和资源调动引导创新链锚点集中在产业链的痛点、堵点和断点，破解产业链现有重大难题，构建多头互补、多企融合、多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链。
[bookmark: _Hlk145772587]（2）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根据以上分析，欠发达地区创新链最突出的短板在于创新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与人才难留的问题，借鉴马来西亚“MyBrain15计划”、智利外资政策等经验，中国欠发达地区可构建科研平台与产业企业的创新联合体，使科技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实际动力。一是官方背书的人才培养协议，由“链主”企业根据产业链实际需求，在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中设立资助项目，寻求有意愿的学生签订人才协议，由企业提供资金或设备，学生需学习协议内规定的课程，并在学业完成后进入企业从事相应研究。这样既实现了对人才的吸引和挽留，又可解决特定领域人才短缺问题。二是有序推出跨部门、跨产业的协同研发项目，鼓励企业进驻高校、科研院所，让产业链围绕创新链；推行第二课堂与教学、实践“双导师制”，让创新链走进产业链，进而强化多元主体的沟通，提升科技创新的协调性。三是在政府的监督下，循序开放创新链资金来源，鼓励、支持、引导天使投资、风险投资、银行信贷等社会市场力量参与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中去，构建覆盖“双链”各环节的开放融资体系，对创新链形成激励作用（见图2）。
[bookmark: PePindex92][image: ]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pindex93]图2  欠发达地区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机制

[bookmark: _Hlk145772321][bookmark: pindex95]3.3  提升政府科技创新协调、服务、监管与反馈能力
从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至今，全球经济慢慢复苏，世界欠发达地区部分创新主体也亟需政府纾难解困。借鉴中国云南玉溪、马来西亚、南非等地区的经验，中国欠发达地区政府应提升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协调、服务、监管和反馈能力，建立柔性、开放、包容的政策环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提升政府管理下科技创新活动的效率与能力。
[bookmark: _Hlk145772327][bookmark: _Hlk145772348]（1）举办“科学-产业-政府”座谈会。一是多元参与，明确会议的目的是促进学界、商界、政界以及公众间的对话，根据会议议题，由政府主持并邀请相关领域学者专家、政策制定者、社会组织代表、大中小型企业负责人等，以定期会议、研讨会、网络等形式参与讨论；二是监督、反馈与修正，在会议基础上建立循环反馈机制，参会人员可借此对会议结果进行补充或修正，使政策制定者能够了解社会各界的最新观点，提高科技创新政策实际效果。同时，社会公众在政策实施后也可进行监督或评估政策效果，畅所欲言，提升多方对话的实效性。如图3所示。
[image: ]
[bookmark: pindex99]图3  欠发达地区“科学-产业-政府”座谈会流程

[bookmark: _Hlk145772355][bookmark: _Hlk145772368][bookmark: _Hlk145772377]（2）按照“科技孵化－产业对接－产权保护”的路径，制定贴合实际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一是聚焦欠发达地区创新空间，例如海南的热带作物、宁夏的矿产等，凭借较低的研发成本与生产成本设立科技孵化器，打造科技成果交易市场。二是在交易市场基础上，建立将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衔接的政企合作机制，参照南非的“本土知识体系”，由地方政府统筹，通过组织展览会、路演、宣传推广等方式，为企业科技成果提供展示、推广、推介和试点的平台，并记录社会反映，随后根据地区特征或市场需求，谋求在本土、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商业化机会。三是制定符合欠发达地区特色的科研管理规范，例如海南因自贸港在科研管理上具有开放灵活的特点、云南注重生态保护具有产业导向的特点、宁夏则政府导向性强，加强对成果转化产出端与落实端的审查、评估与检测，对于高质量的成果给予资金、优先转化等奖励，对于低质量的成果给予警告、失信记录等惩罚，以外力保障科技成果与市场化的衔接。四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防止科技成果泄露或侵权，增强科技成果的竞争力。
[bookmark: _Hlk145772434][bookmark: pindex102]3.4  强化科技创新主体的梯队建设，增强环境竞争性
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欠发达地区可用于科技创新的资源是有限的，因而需要在科技创新资源使用过程中避免浪费，“好钢用在刀刃上”。借鉴马来西亚政府对企业进行行业标杆、行业先锋划分并分别提供不同待遇的经验，中国欠发达地区可对企业、院校等创新主体进行梯度建设，并且加入排位机制，依据动态评估排位提供资金支持，增强竞争意识，将资金集中到真正从事有价值研究的创新主体上。
[bookmark: _Hlk145772443][bookmark: _Hlk145772470]（1）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树立科技创新标杆团队。一是借助加工增值税减免、土地开发优惠、产业扶持等政策优势，通过引进与培养两条路径，以大型企业入驻、前沿项目带动的战略思维，支持本土“链主”企业发展，快速形成早期示范效应。二是以各个产业“链主”企业为核心，组建多方参与的科研机构和实验室，构建创新支持体系，为区域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力量。三是成立相关部门对区域内科技创新的优秀案例进行分析总结，以公开表扬、分享学习、发表文章、编写书籍等方式加大对科技创新政策与其成就的宣传力度，提高研发单位的凝聚力和创新能力，营造良好的学习与创新氛围。
[bookmark: _Hlk145772493][bookmark: _Hlk145772509]（2）建立激励与淘汰制度。一是依据产业转型、附加值、成果贡献等方面的标准对欠发达地区内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的企业划分梯队，分别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荣誉奖章、特许权力等奖励。二是建立完善科技创新梯队的排位机制，对企业的资质、质量、信誉进行审核，减少低水平的竞争者。同时以市场机制为导向，通过市场竞争来推动建立科技创新企业淘汰制，对具备必要创新资质的企业开放竞争与上升通道，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加以降级与淘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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